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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

孙庆忠

　　摘　要：田野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的 研 究 方 法。从 业 者 背 起 行 囊 赶 赴 乡 村，是 对 本 土

知识和民间智慧的问询，也是对自我生活世界的追问。因此，跨越了技术层面的田野工作，不仅

是一门有关学术研究的艺术，更是一种心灵的 修 炼。在 这 个 由 经 验 和 情 感 累 积 的 过 程 中，行 动

者既有仰望星空时人与自然之间的会心交流，也有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温暖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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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是民俗学和人类学从业者的一个公共话题。在田野中行进，我们的心绪都可能被撩

拨，留下一些或悲或喜的难忘时刻。正是这些特殊的人生经历，总是催促我们透过表象问询田野

工作的真义。从我第一次下乡调查到现在，飘忽而过的２０年间，有一份真情一直秉持于心，这是田

野工作得以持续的前提和基础。什么力量可以让一位研究者坚持行走在乡土上？其实是源于田

野工作的基本信念。

最近５年，我走了８个省１４个县。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点，第一个是陕北佳县泥河沟村；

第二个是河南辉县西平罗乡的一所乡村学校。前者因３６亩古枣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列

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简称ＧＩＡＨＳ）。我

因在中国农业大学任职，有幸参与国家农业文化遗产的评审工作，因此与陕北这个相对封闭的村

落连接在一起。后者因２０１３年乡村教育调查的机缘，协力在山区创办了一所社区大学，意在推动

学校周边的村民终身学习。在这里我关注的核心是，在乡村凋敝的背景下，学校还能否发挥它传

统的社会功能，成为拯救乡村的一种精神力量？我在乡村建设上的一点心得，与在这两个田野点

的行动与研究直接相关。

一、离土中国与乡村的处境

我们为什么要赶赴田野？为什么要关注乡土社会，关注乡村发展？这些追问都基于一个讨论

的背景，那就是“离土”与乡村的处境。“离土中国”是我们系同事集体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费孝通

先生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提出“乡土中国”这个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而

且一直在土地的封锁线内徘徊：一方面国家的收入要靠田赋；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要靠农产，离开

了土地就没法生存。① 今天，我们的农耕文明遭遇了工业文明，在和城市化、现代化的对垒中，退到

了不能再退的境地，乡村的破败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事实。这是最大的历史变革，也是农业文化被

摧毁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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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代里，那种小农生活的田园景观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人们甚至觉得那是落后的象

征。在城市中心主义的驱动之下，乡村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跟城市相比之后的自愧不如。在这种

背景下，乡村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写，城市的观念以及各种信息充溢着乡村，从而改写了乡土中国的

发展轨迹，“离土”业已成为乡村的主旋律。２０１６年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７７１１６万人，占总人口的５６．１０％，农民工总量已达２７７４７万人了，比

上年增长１．３％。① 这种在城乡之间流动过亿的人口，标志着中国社会从结构到层次上都发生了大

规模的改变。这些数字标志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是我们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松动、

家族和村落文化衰败的一个真实写照。

很多人质疑，乡村在与不在有那么重要吗？很多人认为，这种快速的城市化让老百姓过上幸

福的生活，岂不是 中 国 社 会 共 同 追 逐 的 目 标 吗？ 在 这 种 情 形 下，我 们 不 得 不 重 新 思 考 村 落 的 价

值。② 我们提及的乡村，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由一个又一个藏在深山里、在河边、在岸头的小

村落构成的。传统村落是整个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它所包含的那种风景是人们生活赖以依存的

最核心的部分。它是在当地人生产或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经由他们共同的记忆而形成的文化、情

感和意义体系。所以村落不仅仅是几十户或者二三百户构成的聚落单位，里边传递的是世世代代

的情感，每一个乡村物象都熔铸了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精神和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绝对

是一个特殊的象征体系，汇聚的精神内涵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我们时常遥想故乡。故乡是什么？不仅仅是破败的村落，更是村落里藏着的故事。正是认识

到这一点，我们才知道每一个村落从视野中滑落，就真的永久性丢掉了，它割断了很多人的家园和

根脉。在发烧式乡村改造力量的驱使下，村落消失的速度在新世纪头十年是令人震惊的。２０００年

我国的自然村落有３６３万，到了２０１０年只剩下２７１万，十年间９２万个村落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换算一下每天逝去的村落就有２５２个。③ 也许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生活所迫之时，还无法感

知到这个村落对他们未来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有一天他们需要回望自己故土的时候，村落意识

就会凸显。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迎生和送死是整个乡村生活的基本节奏，这种节律的辈辈相承构成了

绵延的现实人生，而展现这种人生悲喜的场域就是今天爱恨交织的村落。我们常说中国文化传承

了上千年，其核心部分就是乡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都在村落里自然传承着，原本不需要

刻意去存留。只是在凯歌高奏式的城镇化进程中，其生存的土壤崩溃瓦解了。所以非遗不是保护

的问题而是如何抢救的问题，它们一旦消失也就难以重来了，这就像存在我们头脑中的记忆一样。

费孝通先生曾在《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一文中说，中国文化被称为“乡土文化”，就是因为我

们的文化根脉就在土里。所以美国的农业科学家金（Ｆ．Ｈ．Ｋｉｎｇ）才说，中国人跟土地的关系太紧

密了，活着的时候靠土地生活，死后要让身体回归土里。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

环，这个循环就是人与“土”的循环，从而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这就是中国人特殊的文化理

念。④ 我们不去谈大而言之的儒释道，就民间文化的传承来说，正是因为这些生生不息的观念与记

忆，以及那些乡土社会里带有温度的标志物，才让我们在回望的时候始终对村落一往情深。可是

如此投注情感的地方，今天已然变了模样，那里已经缺少了孩子的欢笑声，曾有的学校也因撤点并

校而被抽离掉了。昔日的“文字下乡”也变更成了“文字上移”。这种“上移”是向城市靠近，是用城

市文明取代乡村文化。过去乡村有孩子，而今乡村的学校没有了，孩子不得不离开乡村。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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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呢？既然可以到乡里那就索性去县城，如果能去县城那就索性到市里去读书，结果就是乡村难

逃落寞。有一组数字可以反映出这种事实，截止２０１４年底，我国流动儿童３５８１万，留守儿童６９７３
万。所谓的留守儿童也不都在村里，而是指与父母分离的那部分孩子。５６．８％的流动儿童与户籍

地没有联系，他们根本不知道家乡所在乡镇的名字。① 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这组数字能

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下乡村的处境。过去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故乡，但今天又有多少孩子或

者在城市里上学的孩子还能够详细地说出自己家乡的县、乡和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２０１２
至２０１３年做乡村基础教育调研时，给我带来的那份痛楚感至今记忆犹新。故乡的名字都记不得

了，还能期待他们有什么乡村体验和对乡村的情感呢？

面对如是这般的现实，我们无法想象乡村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传承，那些祖辈相承的

生活叙事是否还能发挥其延续文化根脉的作用？当作为实体村落的故乡渐行渐远，作为精神的故

乡也不复存在之时，我 们 是 否 还 能 游 走 于 历 史 与 现 实 之 间，是 否 还 能 拥 有 体 面 而 有 尊 严 的 生 活？

过去的生活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会带着这些往事活下去并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

二、集体失忆与乡村复育的使命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群体，都拥有各自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不会忘记那些体现其集

体价值观的往事。因此，集体记忆是保存社会文化的载体，也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纽带。雅各布

斯（Ｊａｎｅ　Ｊａｃｏｂｓ）以爱尔兰的实例阐释了这样的认识。征服者英格兰人为了己利，对信奉罗马天主

教的爱尔兰人进行了残暴的入侵、屠杀和压迫。“饥荒”“瘟疫”“战争”和“死亡”残害了爱尔兰数百

年。但在这些磨难中，圣经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一直未与第五位魔鬼般的骑士“遗忘”会合。爱尔兰

人很顽强地记住他们自己的身份，拒绝失去他们宝贵的文化。这种惊人的成就主要是通过民歌这

个脆弱的媒介做到的。正是这些哀怨动人的曲子使得他们及后世子孙不至于遗忘过去曾经丢失

了什么。② 相形之下，我们对农耕文明而言，同样处于集体失忆的边缘。失忆是什么？我们每个人

都有记忆，如果因为一个突发的事件让我们一下子忘却了自己的角色，结果会怎样？虽然肉体生

命还在，但是我们的精神已经没有了。不知道自己的过去，就意味着不知道自己的当下，更不知道

自己的未来。今天的中国社会恰恰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可怕的处境：这是一个集体失忆的时代，我

们失去了乡土，也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根脉。

我们在河北、河南调研时看到，６岁的孩子就离开父母住校了，好像这样他们可以接受最好的

教育。到底什么是最好的教育？难道在小学的时候学两句英语就是最好的教育吗？难道在小学

里不学音乐、美术就是教育的缺失吗？我觉得跟学外语、美术和音乐相比，孩子们对于乡土文化的

亲和感和那份童年记忆才是不可或缺的心灵底色。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Ｍａｕｒｉｃｅ　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

认为，每个家庭都有其特有的心态，有其自己单独纪念的回忆，以及只向其成员揭示的秘密。这些

记忆不仅再现了这个家庭的历史，也确定了它的特点、品性和嗜好。正是在这个共同的背景中，家

庭成员获得了他们那些与众不同的特点。③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举止做派里都有家庭的影响。

６岁就生活在群体中的孩子无法感受父母耳濡目染的教育，这是一辈子的缺憾。中国社会面临的

这种失忆危机，在“９０后”“００后”这一代人的成长中会越来越凸显。

乡村最可怕的不是某个庙倒了，因为心里的庙还在就可以了。最可怕的是记忆没有了，这就

等于我们掘了自己的祖坟。城市中心主义的教育已经让人们忘却太多，让乡村的孩子忘却乡村。

在他们的印象中，家乡的青山绿水是穷山恶水。我们走过的乡村学校周边环境都很美，但是问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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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没有一个人说美的。因为那些山看得见却摸不着；校园边上就是小河，能听到水的声响却无

法触摸。他们虽然生活在乡村，但实际上离乡村生活太远。老师为什么不带孩子们出去？因为有

风险，万一孩子从山上摔下来，教职生涯也就结束了。老师从早到晚要看着学生，晚上他们不睡觉

老师就别想消停。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焦虑中过活的，这就是乡村教师的处境。我们没有

资格责备他们，我们只能说孩子们太可怜，虽然生活在乡村，但那个乡村对他们来说却是陌生的。

孩子们对家乡的名人、独特的自然风物真的不知道，已经把家乡那些值得骄傲的历史和人文抛弃

得太远。这是我们人为制造的失忆！

村落的养生送死有一套内在的机制为村民所信守，乡村道德的力量更是一条无形的纽带。我

们曾请泥河沟几位村民到北京，在农业大学座谈。有个小伙子叫武雄，他在鄂尔多斯开影楼，却一

直关心家乡的发展。我们见面时，他的头发理得很新潮，一半的头发剪得很短。我跟他说：“我们

要去泥河沟村，你回去吗？”他说：“不行，这头发必须长到两边能剪到一齐的时候才能回去，要不然

会被村里老人家说的。”这种乡村礼法对他这位３０多岁的年轻人还是有影响的。再往后的一代人

可能回都不回去了，村里怎样，与他们无关。正是因为对家庭生活、自然环境、家乡历史和村落礼

俗的漠然无知，使得乡村进入到了乡土失忆的时代。那么，要从哪里入手来拯救乡土呢？我在两

个田野点所做的工作正是要解答这个问题。

每个人其实都是活在记忆里的。我们的民族活在记忆里，我们个人活在记忆里，没有这份记

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明天该如何生活。我的学生在听完我的人类学课之后告诉我，

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回家要去采访爷爷奶奶，要问问外公外婆，让他们讲讲妈妈爸爸的

故事，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有一个学生说：“每年到年终岁末的时候，我妈妈总要做一件事，

擦拭他们单位每年给员工发的一枚纪念币。我一直不理解每年像一个固定节目一样就在那里摆

弄，一年一年擦，一直到她退休。听完了老师的这门课程之后，我才知道那每一枚纪念币的背后都

有我妈妈一年的生活与记忆。”当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人类学在大学的课堂里应该是一门通

识课，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一种珍惜自我、珍惜别人的心念。如果对自己的祖宗八代都不清楚，

还会对别人的宗祠感兴趣吗？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培育一种性情，我们想爱别人首先要爱

自己，我们尊重别人的生命首先要尊重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每个地区都是有历史记忆的，对一个民族来说更是这样。如果忘却了历史，丧失了记

忆，我们的民族就没有 希 望 了。理 查 德·尼 克 松 有 一 本 书 叫《１９９９：不 战 而 胜》，在 这 本 书 中 他 说

道，当有一天，当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

不战而胜了。① 看到这里真是胆战心惊啊！如果把慎终追远的观念忘却了，我们这个民族就与没

有根底差不多了。

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漂泊中的永恒》中讲到，瑶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寻找祖居地，战乱时期迫

于生活不得不漂泊，等到安静的时候依然要漂泊，还要去寻找他们的祖居地。② 寻找的是什么？真

的就是那么一个桃花源似的地方吗？那是一个民族生活留下来的美好愿景，是一份特殊的历史记

忆。一个民族在世世代代的漂泊中，总要寻找到祖居地，那是民族生存之根。而我们今天把老祖

宗的东西似乎抛得越远越好，连回头的瞬间都没有了，难道我们这个民族还不是处于集体失忆的

时代吗？一个有深度的社会是一个拥有社会记忆的社会，而这份社会记忆需要老一代及我们这一

代人肩负起传递的使命。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４０年代提出“乡土重建”，今天台湾有一个词叫“乡村复育”，这也是我们

整个田野工作的目的所在。只有这样，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工作才会有学术生命的延续，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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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理查德·尼克松：《１９９９：不战而胜》，杨鲁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乔健：《漂泊中的永恒》，山东画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村落文化的生生不息。我们今天的核心工作就是复育乡村，并将其创生性的力量重新演绎留给后

代子孙。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不可能走完全城市化的道路。人口学家预测再过４０年还将有５
亿人生活在乡村。有这些人在，乡村就割舍不掉。我们姑且不说今天中国多么富裕，可以通过进

口解决生活所需。但是人除了肉体生命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诉求。当我们回望自己祖先的时候，当

我们试图想象那些遥远往事的时候，被虚无的历史，连同那些失落的记忆，会使我们的后辈精神崩

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使命太重要了。

我觉得每一次乡村之行都在践行着这种使命。去年假期，我带学生在乡村待了４２天。学生为

什么愿意跟我下乡？大热天，半个月洗不了澡，每天都要努力工作，还不能叫苦。我曾说，孩子们

是被我“骗”来的。我 经 常 讲 的 一 句 话 是：“跟 老 师 下 乡 吧，下 乡 会 给 你 的 大 学 生 活 一 个 完 满 的 记

忆。还会因为你的努力记录一个永远都不会有翻版的故事。如果做得好可以把它出版存在国家

图书馆里，等你成为祖爷爷或者祖奶奶的时候，你孙子的孙子还可以在那里看到你在读本科时所

做的工作。”其实，我很清楚，“祖爷爷祖奶奶的作品孙子还能看到”，这件事不足以吸引他们。最关

键的是，他们在几年的社会学专业训练里培育了一种对学科的感觉，因为社会学的学科视野让他

们发现了一个美丽的 存 在，所 以 他 们 才 能 够 倾 注 心 力 来 做 这 件 既 服 务 乡 村，又 增 长 才 能 的 工 作。

如果仅仅是一个向度 的 为 乡 村 做 事，而 我 们 的 内 心 是 空 空 荡 荡 的，那 不 会 有 人 去 做，二 者 必 须 双

赢。所以田野工作表面上在记录他者，究其本真是在记录我们自己，是在为我们自己寻找生命的

意义和价值，这是田野工作的命脉所在。

我们想要复育乡村，给乡村带来活力，应该怎么办？我们一己之力到底能够为整个的乡村复

育做什么，我们怎么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些问题是我们每次出行都要追问

和思量的。我最近三五年的乡村之行，虽然无力感常袭心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在往外放

气，而是不断地聚集内气。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的充盈感和幸福感，超越了我过去任何一个时期

的伏案工作。这份难以名状的心潮起伏，就是田野带给我的独特思考与心灵体验。

三、陕北泥河沟村的田野叙事

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因３６亩 古 枣 园，２０１４年 被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列 为 全 球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这个曾经封闭的村落保留着非常古朴的形貌，三面环山，面朝黄河，对岸是山西省临县。２０１３年开

通的沿黄公路，密切了村庄与外部的联系，从县城到这里只要半小时的车程。村民们曾感慨，要是

早点开通沿黄公路，这里就不会这么穷了。我说：“沿黄公路如果１０年前开通，这个村落就不可能

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了！”

古枣园中树龄最长者已经有１３００多年，３个人才能把它环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干旱

洪涝频繁的地区，这些 枣 树 竟 然 生 长 千 年，而 且 每 年 依 旧 枝 繁 叶 茂、硕 果 累 累。除 了 这 些 自 然 景

观，村里有清末修建的戏楼，有雍正和道光年间重修的龙王庙和河神庙，有十余处百年以上的窑洞

院落。尽管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村民集体建造的十一孔窑早已破败，但那里却承载着村民对乡村学堂

的记忆。在这个窑洞错落分布的山村，有一处历史久远的特殊景观，那就是戏楼近旁的“人市儿”。

这里是老百姓每天聚集聊天的地方，无论冬夏。人们也把戏楼通往村口的路，戏称为“泥河沟的星

光大道”。每天劳作之余，村民都往这一站或骑在墙上聊天。我们刚来调研的时候，学生走过人市

儿时都紧张得不敢抬头，因为这两排墙上坐满了村民。每次经过，两边的目光都对着你，你只能保

持微笑从这头走到那头。这条路后来成了我们与村民交流最多的地方。

２０１４年６月我们入村调查时，这里共有２１３户，８０６人，常年在村的有１５８人左右，６０岁以上

的１１１人。在村的老人百分之九十我能叫上名字，家里祖宗几代谱系我都清楚。有一次县委副书

记到村里看我，他说：“教授，我听说这里的老百姓都信你的，你也都认识他们。过去这村很多事难

办，什么命令都不听，现在一说孙教授说的，这事情就好办了。”我说：“我在这里跑上半月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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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干扰他们劳动外，别无所能。”那天正好人市儿的墙上坐着１１个老汉，于是我就一一叫出他们

的名字，介绍他们的家庭情况，还说出他们的儿子在哪里打工。虽然有一个人我没有叫出名字，但

县委书记服了。做田野工作要想真正走入村民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心里，做不到这点是不行的。

我们的村落调研，目的是利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契机，让这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村庄拥有自

己定格的历史，因此，与村民共同找回村落记忆，继而使其参与保护行动，最终成为农业文化的守

望者、传承者，既是我们驻村工作的起点，也是当下乡村建设的目标所在。我们从搜集老照片、老

物件入手，村庄尘封的 往 事 得 以 呈 现。村 里 的 老 照 片 有 的 挂 在 家 里 的 墙 上，有 的 是 压 在 柜 子 里。

我们在采访中对这些老照片的珍视，让他们也觉得这些的确是被搁置的宝贝。后来，只要我们把

翻拍的照片一拿到人市儿上，他们全都围上来。这是谁家的老子，那是谁家的娃娃。我们的工作

就从这时开始步步深入了。

在村里，看似平常的老物件一旦被问及，曾经的人和事就会被唤起。１９４３年出生的王春英，她

家有一个木箱子。她告 诉 我 说：“这 箱 子 是 我 出 嫁 的 时 候，我 妈 妈 给 我 的。”过 一 会 我 跟 老 人 家 再

聊，她又告诉我说：“这个箱子是我外婆在我妈妈出嫁时给她的陪嫁。”我一算她外婆是１８９８年出生

的。这个箱子是个“破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用图片的方式记录下来，有一天十一孔窑能成为“乡

村记忆馆”的话，把它放在那里，无论是她的儿子还是孙子，只要回到泥河沟村就一定到那里去看，

因为这个箱子是有故事、有温度的。当我们把这些有情感的物件用相机重新记录的时候，我们不

仅存留了一段又一段家庭的历史，也收藏了一份温暖的生活记忆。陕北村落没有南方的宗祠，但

是那里可以有纪念馆。我很希望十一孔窑能成为一个类似于南方家族祠堂的地方，那里存留着村

庄的记忆，是关乎于每个家庭的记忆。

我曾经感慨村庄连３００字的记载都没有。原计划第一年我和学生在那里调研之后就可以动笔

写村庄文化志了。可是 我 又 去 了 两 次 之 后 才 发 现，田 野 工 作 是 永 远 做 不 完 的。我 们 第 三 次 去 调

研，曾经的风水先生武瑞全给我看了他珍藏的宝贝儿———祖上嘉庆十五年的地契、咸丰九年的出

租地账、同治元年的赁窑老账、民国元年的迎婚礼账。尤其令我难忘的是，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

捧起他妈妈１９５０年用毛笔书写的日记时的那份神情。那一刻间，我真的抱愧泥河沟！这样的发现

给我的启发是，永远不要拍胸脯说自己把田野工作做到位了。和学生每一次去村里时，我都会问

他们能坚持几天？但是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总会问：“老师，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来？”他们好像

已经忘却了半个月没洗澡，只觉得田野工作始终是刚刚开始。

与搜集老物件同时，我们通过口述史的方法，采写了那些在乡村里生活的父一辈、子一辈传承

的村落故事。在他们的讲述中，破旧的十一孔窑与乡村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河神庙、龙王庙与他

们的灾害记忆一并而至。他们饱受过黄河之苦，也曾享用过水运之便。如今，码头已不见踪影，艄

公已走下船头，但痛苦与欢乐并至的往事却总是呼之即来。那些贯穿村庄的水利工程、那座护佑

枣林的拦河大坝，那条背扛返销粮的陡峭山路，都留下过他们的汗水与泪水，承载了村落的集体记

忆。正是通过这样的记录，有关“文革”时期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老愚公战斗队、红色娘子军队

的记忆被唤醒，村中那段激情的岁月也因此得以重现。①

别小看一个村子，正是因为它是世代累积的一个象征和情感的体系，已经转换成了生命实体，

所以哪里会有探问的穷尽！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讲上几天几夜，更何况是一个村庄故事呢。对搜

集村落旧事的这份慎重，实际上是对民间文化的敬重，没有这份情感我们的田野工作充其量只是

一个“盗贼”的角色，不过是到那里套取一点知识写一篇文章，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工作而已。

而要想把它转化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必须要改变思路，要改变我们对田野工作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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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泥河沟村做调研之初，从县乡领导到村民，农业文化遗产好像是飞来之物，不知为何。

２０１５年夏天我们在村调研时，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去看我们，见面后给我讲了佳县８２万亩的枣树现

状、每年遇到灾害怎么办以及如何增产的问题。我接着他的话说：“县长应该回家去磕头，感谢老

天爷，让这里连续４年红枣近乎绝收。”在场的人都诧异了，怎么还说让我们感谢老天爷，还说绝收

是好事？我说：“如果按照全县丰产的状态，全年能产６亿斤枣，咱不说丰收，就是正常的５亿斤枣，

如果卖不出去的话，农民就得天天坐家里骂县长无能，就得去县政府找你们想办法卖枣。所以是

老天爷帮了你们，农民只能上龙王庙，上河神庙去拜，却不骂你们，还说县长挺好的，经常来我们村

问寒问暖。”所以我说一个高明的县长要知道农业文化遗产是个金饭碗，不能抱着它四处要饭，要

打造并利用这一品牌，要在农业功能的拓展中寻得发展的机缘。这才是管理者的智慧。

我第一次去调研的时候，村里的老人说：“这个戏楼这么破，你们能不能帮我们重建一个？”我

说：“这个小戏楼拆掉能行吗？”他说：“换个新的不好吗？”等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佳县

老科协与农大团队举办了一台晚会。我在晚会上讲话说：“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９日意大利罗马传来了一

个消息，中国西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竟然成为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全世界才３１个，泥
河沟村的古枣园就是其中一个啊！”就这么一台晚会，就这么几分钟的讲话，第二天村里不再平静

了。早晨４点半我去上厕所，一个老汉在那里徘徊。我问：“老人家这么早就起来了？”他说：“我在

等你啊！我差不多一宿没睡觉，４点钟就到这了，我要给你讲，我昨天晚上又想起了两个传说。”与

这种追忆的热情同在的是，那个破败的戏楼竟然成为老人们保护的对象。村民这种观念的转变，

让我真切感受到村庄不是沉寂的，不是死水一潭，是急需要像我们这样一拨人走到乡村去唤起他

们回忆的热情。这一年的表演，我的学生还把他们调研的资料编成剧本。因为在村里采访的任务

太重，只是在去武姓祖坟回来的路上试排一遍，所以表演的时候还记不住上场的顺序和台词，只好

安排一个学生对着笔记本指挥。看着学生们表演村里的故事，看着他们并不专业却投入真情的表

现，老百姓都乐得不行！这是村里几十年都没有的事情了。

正是因为我们的驻村调研，第二年再去的时候有３００多个年轻人回到村里。他们是欢迎，也是

解疑———真的有人会来关心我们村的事吗？我的学生到那里的时候都不敢下车，因为乡亲们已经

穿上了他们扭秧歌的盛装，在村口欢迎农大师生的到来。那一刻间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

在做简单的村庄调研工作，而是给人以希望！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９日，村民自编自演了一台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周年庆典晚会。这种寻求改变的行为，让我看到了村庄内发性的力量。８２岁的老石匠

武子勤自编快板，大字不识，完全凭借头脑记忆，唱泥河沟的历史，夸奖农大的学生。就在那个瞬

间，我坐在那里几乎忘却了一切，这山村、这世间好像只有我和这台晚会的存在！

陕北秧歌扭起来有一个特别熟悉的曲调，欢快的韵律让每个人听了都很欢喜。但今年１月１３
日当我们离开泥河沟的时候，村里的年轻人开车相送，又放起那首耳熟能详的《闹秧歌》时，我突然

间不说话了，一种流泪的冲动涌上心头，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感，因为那乐曲对我来说

已经不再是一首秧歌曲调，而是跟我今年去关注的扶贫，跟每一个家庭带给我的冲击———那种贫

困却乐观生活并勤于劳作的冲击，紧密连接在一起。虽然那一刻间我听到的声音是欢快的，但那

是在苦中作乐，那是在贫困中给自己希望的锣鼓声响。调研中，我听闻了一家又一家的故事，他们

在贫困中艰难生活。６０多岁的妇女还背５０多斤重的大石头修河坝，就是为了一天挣一百元钱替

儿还债，因为这里的枣已经欠收４年。这样的事总是让我的心里不是滋味，所以下乡对我来说已经

不再是记录别人家的事，而是记录我自己的心事。

四、河南辉县的乡村教育实验

２０１３年６月，我带领４名研究生到辉县做乡村基础教育调研。之所以从事此项研究，目的是

寻找乡村教育的变革之路，探索教育促进乡村发展的可能性。调研期间，我们走访了侯兆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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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因其位于群山环绕的川地中心，这里又被称为“川中”。这所辐射周边十几个村落的学

校，包括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大约有１３８０多名学生和１１２位老师。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学前教育，

核心的考虑是孩子们不住校，可以通过他们的老师，更多地了解周边村落的情况。在与２０位幼儿

教师的接触中，这拨年轻人深深地感动了我。她们的家都在县城，因距离学校有将近４０公里，所以

只能一个礼拜回去一次。她们有的刚刚结婚，有的刚休完产假，却一直坚守在乡村教育的第一线。

当我知道她们的所思所想，看到她们的所作所为时，便萌生了一种服务乡村教育的冲动，激发了通

过学校教育“复育”乡村生活的强烈愿望。我希望能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让她们在乡村也能获得

专业技能的成长，获得被肯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同时，也希望能唤起她们的教育热情，让幼儿园

成为附近村落里留守妇女继续学习的场所，把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链接起来。

我的这种想法跟幼儿园园长一拍即合，并于２０１４年３月试办了川中社区大学。遗憾的是，我

的这位同道因为癌症去世，这份心愿我不得不代她完成。每个学期我自己做义工去那里培育这个

年轻的团队，去为农民上课，每一次都会收获很多的感动。这样的工作虽然有些辛苦，但我的精神

生活异常丰富，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乡里乡亲用最真挚的情感来温暖我的心，有那么多肯于奉献的

年轻人在温暖着乡村，我觉得是她们在给我力量。

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０日，我在给乡亲们第一次上课时就明确了川中社区大学的定位：它不是家长学

校，不是农业技术学校，而是一所成人终身学习的公民学校。① 两年多时间里，先后有来自学校周

边８个村落的２００多名学员走进社大。她们有烹饪课，还有绘画课、朗诵课、舞蹈课，她们的表现简

直超乎想象。她们原来不会画画，今天却能画出好作品；她们会编手工，还能给别人讲故事；奶奶

级别的文盲，在我的课上学会了写字。我的课叫“社大幸福课”。我和她们说：“你不要为儿孙活，

要为自己活，要活出你自己的精彩。”有一次上课时我对一位６４岁的老人家说：“咱俩对口令。”她站

起来说：“我们的口号是，忘 了”，全 班 同 学 都 哈 哈 大 笑。过 一 会，她 说：“我 想 起 来 了，‘社 大 幸 福

课’。”坐下后她对我说：“我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就忘记我去干什么了。从小放过牛、捡过柴，就是

没拿过笔，可是在这里上课我就爱听，每次都不落下课。”这样的故事不断地发生着，给我最大的感

受是“乡村需要”。我 们 曾 在 成 立 之 时 和 周 年 之 日 举 办 过 两 次 庆 典，十 里 八 村 的 老 百 姓 都 围 在 这

里，这个全面展演幼儿园孩子和社大学员才艺的乡村大舞台，已经让侯兆川拥有了两个不眠之夜。

去年夏天有一件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在周年庆典的座谈会上，学员郎晓云说：“我从嫁到了西

沙岗之后就觉得，我原来是刨地的，现在还是刨地的。我怀孕生了孩子后，好像得了产后抑郁症，

每天像疯了一样，然后我就愤怒，天天和我的老公吵架，我的日子除了围着地转就是围着锅台转，

太无望了！我只能把愤怒都发泄在麻将桌上。但是自从有了社区大学，有一个叫做艺术的东西离

我那么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的生活变了，我对我孩子的态度变了，我家里的日子都变好了。”

讲到这里的时候她哭泣了。《教育时报》的张红梅副总编跟我对视一下，她一下子也流泪了。然后

我说：“社区大学就是一个种子大学，今年只要能有一个晓云这样的，明年也能有一个，这就够了。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社大能影响你们每一个家庭，能影响周边的十几个村落，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事情。”当我回到学校跟我的学生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其中的一位突然间站起来说：“老师我一定

要讲，这不是一所社区大学，这是宗教，分明在昭示一种精神，义工团队在为别人建构生命意义的

同时，也在为自己寻找着生命的价值。”他说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那一刻间我有两种

欢喜，一个是为我自己做过的工作，一个是为我的学生有如此这般体悟生活的能力。当然，社大与

任何宗教毫不沾边，我们只是在帮助别人建构一种生命的价值，同时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因此而得

以净化和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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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１月我去上课的时候，幼教团队的老师告诉我：“孙老师，咱们今年６月２日两周年庆典还

要办一台大型晚会，而且我们有一个想法，明年我们要走进东沙岗，后年走进西沙岗，大后年走进

中坪村。从幼儿园的小 学 员 到 我 们 的 老 学 员、爷 爷 奶 奶 们 齐 上 阵。”这 台 晚 会 老 百 姓 年 年 都 盼 望

着，但是晚会结束后，这帮幼教老师们全都累倒了。当我想到她们如此劳累，每天工作之余要去排

练，我都觉得非常心疼。但是半夜１２点她们全都起来了，欢悦的心情使她们一宿都没有睡觉，为自

己能够完成一件给那么多人带来欢乐的大事。而事实上，她们给学员上课没有分文的报酬，完全

是奉献，但是她们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满足和力量。

我自己常常感到万幸的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能在乡村里培养一个团队，能让她们为付出

而满足，能给侯兆川的乡亲们带来那么多欢乐，能给那些留守的妈妈们一个“重新学习”、“终身学

习”的机会，能和她们一起编织生活的希望，个人价值的体现还有什么能超越于此呢？我哪里是在

帮他们，是她们让我始终能有一种激情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这本身就是属于我的莫大幸福。

我们存留乡土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案例可能会使我们想到身边那么多的村落。我们可以

呼唤年轻人回来，但是现实条件是他们回来无法生存。我今天在飞机上想到这里的时候，写了这

样一句话：“当他们为了生活疲于奔命之时，当他们因为生活无奈而暂且忘却故乡的时候，就让我

们来为他们守望吧，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一路同行，就在乡土里重新发现你我。今天我们所做的一

切不只是在为别人疗伤，也是在为我们自己疗伤，在寻求生命的意义，也许在那一刻我们才能发现

那真切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之光。”如果在那些曾经凋敝的乡村，依然有如此美丽的存在，当某

一天有一种生活、有一种精神在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搭车前往，可以栖居停留，因为那里留

着祖先的记忆。

五、田野工作的诉求与真义

在乡村的田野工作要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来认识田野工作的价值？赶赴乡村

让我们认识到那些传统的生态景观蕴藏着祖祖辈辈的生存智慧，我们也可以在搜集家谱、地契，搜

集老百姓头脑中记忆的过程中，去熟知和传承地域文化。但于我而言，最想讲的是，田野工作能够

培育我们创造生活的情感和能力。因为人是活在情感里，活在能力建设中的。作为一个乡村的行

动者，我们不仅可以唤醒别人的生命意识，同时也能唤醒自己；我们不仅可以用情感去传递一种力

量，同时也能在不同的时间里温暖自己的心灵。所以田野工作本身是情感的学问与实践。

我们寻找乡村记忆实际是寻找祖先的历史，也就是在寻找我们自己前行的动力。如果再把它

延伸一步，我们唤醒村民热爱生活的能力，就是让自己觉得活得特别有意义，就是在提升我们自己

的生命品质，这才是田野工作的精髓所在。我跟我的学生也这样分享———我们去做访谈，去做某

人的口述史，实际上是在共同完成一个人生命史的写作，而生命史最深邃的部分是心灵史。我们

的田野工作表面上是在问询他者，实际上是在问询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曾经用６句话

概括我对田野工作的理解：“用你的眼睛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用你的学识把握文化背后的逻辑；

用你的真诚开启心灵之间的交流；用你的感动记录封尘已久的故事；用你的良知回应亲历的田野

之声；用你的智慧书写浓抹的专业真情。”这是２００４年我带学生下乡时半夜起来写下的，好多学生

把它视为“田野箴言”。我一再强调田野工作不是技术，而是修养，是一个人道德良知与生活智慧

的综合展演。以研究者为工具的田野调查，考验的是专业技能，更是行动者的心理品质。这６句话

是当年总结出来的，也是一种理想形态。回首过去几年的所为，值得庆幸的是，我依然没有偏离这

个方向，而且比那个时候做得更加深入了。２００９年我去台湾采访了一个ＮＧＯ组织———风信子精

神障碍者权益促进协会。我问那里的负责人刘小许，如何看待这份工作？如何解释自己的人生？

她说：“不要说我在疗救别人，实际上我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化解我的心灵之痛。做农业让我有一种

新的认识，那就是有机地对待土地，有机地对待精障朋友。”这是她给我印象颇深的一段讲话。当

３１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



我们把这种认识延伸过来，就是要有机地对待家园、对待乡村，有机地对待我们的生活。

我们今天在这里畅想美丽乡村，谈论那些行将消逝的村落记忆。也许只是浪漫的幻想，但是

只要我们从这里开 始 做 起，那 些 被 称 为“乌 托 邦 式 的 乡 土”可 能 就 会 重 现，这 就 是 我 们 的 乡 土 梦。

而随着那些被删除的记忆一点点远去，我们努力做的工作让我想起了八个字———“逆风而行，逆流

而上”。我们可能偏离了城市化这一主流，却做了这个时代里我们这一辈学者和行动者最该做的

事情。我们没有放逐“乡愁”，而是在拥抱这份情感并把它重新放回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这是乌托

邦的梦想吗？这是一种真切的使命和期待！

在泥河沟村的夜晚，你会看到满天星斗，人和自然是如此的接近。在那里可以听到美妙的自

然声响，这星空和星空之下的一孔窑洞可以唤醒我们的想象和记忆实在太多了。台湾辅仁大学夏

林清教授有一本行动研究的著作《斗室星空》。① 我想借用她的书名来表达，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

都太有限，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却可以放射出无限的能量。我们可能囚居一室，就在一个小的地

方，但是即使身处这渺小的一处，我们依然可以仰望星空，让那漫天的星斗记录我们的心灵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妙的梦想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

在村里的每一个夜晚我都会在外边独坐，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当我看那漫天星斗的时候就

会想到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在路遥去世１５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路遥十五年祭》，

作家王安忆在《黄土的儿子》一文中讲到路遥的一段往事：当冬天过后，走在满目黄土的山里，忽然

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的桃花，此时本该满心欢喜为着春天的到来，但是路遥却眼里浸满泪

水。② 你理解路遥流泪的心情吗？当我在泥河沟的一个庭院里，当我背靠着窑洞仰望星空的时候，

我理解了路遥。在那孤寂的日子里，面对满目萧索的环境，心底里还藏着一个很遥远却依稀可见

的希望。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希望，所以才让我们在最寂寥无声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最孤助无援的

时候，也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在空寂的山野之夜，那漫天的星斗会带给我们独特的心灵体验。在那里有人和自然的亲密交

流，传递的是人和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温暖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但我们却不能停止脚

步。我身边坐的每一位都是执着的乡土眷恋者，我们是行动者，我们不只在挽救乡村，更是在挽救

我们的未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７日，钱理群先生在农大演讲时，结尾的一段话让我难以忘记。他说：
“作为一个践行者也许我们是孤独的，但请你不要希望去影响太多的人，就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

继而改变周遭，改变社会，实现悄悄的生命变革。”我想只要我们秉持这样一个理念，我们期待已久

的记忆中的乡村就不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滑落，依然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和它进行亲密交流

的时候，我们和祖先之间通达而美妙的情愫，就会在这里永久地传递着。

［责任编辑　刁统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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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黄土的儿子》，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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